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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结合我国投入产出表的一般分类方法，将信息产业划分为信息制造业和信息服务业，基于重庆2007、2012和2015年的投入产出表分别测算信息制造业与信息服务业对本地制造业的前向与后向关联作用和发展趋势，以及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在综合考虑本地信息产业相关数据的基础上，对信息产业对制造业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重庆信息产业内部存在明显的发展不均衡，并因而产生对制造业影响的结构性差异。最后根据差异的表征与原因分析及对应的产业发展特点，提出针对性的改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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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Information Industry on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Chongqing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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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combines the general classification method of China's input-output table to divide the information industry into information manufacturing and information service industries, and defines 26 categories as manufacturing. Based on the input and output tables of Chongqing in 2007, 2012 and 2015, the paper measures the forward and backward linkages and development trends of the information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the information service industry to the local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s well as the influence coefficient and the sensitivity coefficient, and analyzes the impact of the information industry on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based on the comprehensive consideration of the relevant data of local information industry.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re are obvious development imbalances in Chongqing's information industry and thus this imbalance creates structural differences in the impact of manufacturing. Finally, according to the representation and cause analysis of the difference and the corresponding characteristics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the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targeted suggestions for impr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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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当前在世界范围内蓬勃发展的信息技术正在对工业化的发展产生着日益深刻的影响。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大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促进工业由大变强；十八大报告进一步提出要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十九大报告则再次提出要推动新型工业化与信息化同步发展，反映出我国政府对当今信息化与工业化关系的深刻认识与期望。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推动信息化与工业化的相互融合、相互促进与协同发展，将是我国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一条重要路径。信息化与工业化的关系反映在产业层面，主要在于信息产业与制造业。作为一个新兴的战略性产业，信息产业本身对国民经济有着很大的贡献与影响，同时还可以通过其自身的技术创新与扩散带动制造业在生产技术、组织方式、管理模式等各个方面的优化升级。在这样的情况下，研究信息产业对制造业的影响，对于我国当前信息化与工业化的融合发展，进而推动国民经济的提档升级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近年来，重庆基于本市五大功能区的定位，依托都市功能区、城市发展新区、两翼地区的特色园区和产业基础，引导和优化重庆信息产业的空间与结构布局，鼓励有关区县结合自身特点发展信息产业，促进产业集聚，积极构建优势突出、特色明显、有机互补、错位发展的信息产业发展格局。在产业基础十分薄弱的条件下，在较短的时间内建成了全球最大的笔记本电脑生产基地、亿台级手机生产基地，在集成电路、云计算、物联网、电子核心元器件等领域也取得了显著的突破，信息产业的规模迅速扩大，在区域经济中的比重迅速提高。然而，与其他依靠市场机制在较长的时间内依靠区域要素优势自发渐进形成的区域产业不同，重庆的信息产业主要依靠政府强力推动，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集聚生产要素，形成了较大的产业规模。对于这样外生特征明显的产业，如何保持其持续增长动力与生命力，关键在于与区域经济的协调融合发展。而作为我国六大老工业基地之一的重庆，制造业在其区域经济发展中一直发挥着重要的支柱作用，近年来重庆竭力推动传统制造业的智能化转型升级，也亟需信息产业的支持与助推。因此，对于重庆信息产业而言，是否对本地制造业发挥积极的影响，既是实现国家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两化融合发展的战略需要，也是更好地融入区域经济、植根本地经济的自身发展需要。由此，本文以重庆为例，考察重庆信息产业发展对本地制造业发展的影响，并据以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2 文献综述
信息产业技术具有明显的扩展效应与渗透效应，对于资本与劳动力密集的制造业而言，信息产业的发展可以给其生产方式、组织方式及管理方式等诸多生产要素方面带来改善的可能。近些年来，有关信息产业对制造业影响的问题正受到学术界与产业界越来越多的关注。梳理国内外有关研究文献，可以概况为两种主要类型：
一类是从技术应用的角度探讨信息产业对制造业的影响。Oliner等[1]认为，信息产业技术有助于降低甚至消除信息不对称并进而改善生产制造过程中各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Chowdary[2]详细考察了信息产业技术在制造业的应用，认为其有效整合了制造流程中的各个环节，在提高效率的同时也带来了成本的节约。Hofmann等[3]以德国为例研究信息产业给制造业带来的收益，认为正确的信息技术投入能够给制造业带来十分可观的收益。Liao等[4]引入环境不确定性条件，认为只有在环境不确定性较低的条件下，信息产业技术才对制造业有显著的正向效应。杜传忠[5]认为实践破解了“索洛悖论”，信息产业技术能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但一般需要经历相对较长的时期。李燕鸿[6]、肖斌等[7]从技术研发、物料供应、生产制造等不同的领域视角，认为信息产业技术能够帮助构建柔性化、智能化、网络化的工业制造体系，推动制造产业在制造范式、运营方式等方面的变革。总体而言，已有文献主要基于技术应用，分别从宏观层面、资源观、竞争优势等不同视角探讨分析，认为信息产业技术是影响制造业发展的重要要素，并将驱动制造业的持续变革。
另一类主要是从产业融合的角度来探讨信息产业对制造业的影响。Banker等[8]基于对1988—1992年间信息通信产业数据的分析，提出信息化和工业化的融合有效地减少了工业成本，因而认为与信息产业融合有效改善了制造业的工业绩效。Han等[9]基于韩国的信息产业与传统产业进行研究，指出技术创新有效推动了信息产业与传统产业的融合，并进而对改善韩国包括制造业在内的传统产业的竞争力发挥了重要作用。徐盈之等[10]基于我国1996—2006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认为我国信息产业与制造业的融合具有很高的倍增效应，因而能够明显提升制造业的产业绩效。郑大庆等[11]强调信息业与先进制造业应互动融合发展，并提出了6种融合类型。吴义杰[12]以江苏为例，认为信息产业的融合有助于促进信息技术的扩散和渗透，加速传统产业的升级改造。但汪芳等[13]利用投入产出法和面板数据回归方法分析了1998—2011年间产业融合的变化趋势，指出我国信息业与制造业的融合程度与制造业产业绩效成负向相关关系，并将其原因归结为信息产业绩效提升作用的滞后性。毛甜[14]也在研究了辽宁、山东等地的装备制造业之后，认为经济效率与信息产业融合度间的关系存在不显著的现象。而李晓钟等[15]基于浙江省数据，运用SCP分析框架进行实证的结果显示，信息产业对制造业产业绩效的正面影响随着产业融合度的上升而逐步明显。总体而言，已有的主要文献均认可信息产业与制造业的融合渗透给制造业带来了积极的正面影响，但在对制造业的绩效影响上，有关实证研究的结论却并不完全一致；虽然各文献也对实证结果的原因或条件进行了分析说明，但这本身也说明信息产业对制造业的影响作用具有相当程度的复杂性。
综上所述，学术界就此问题已取得较为丰硕的成果，但现有文献仍然存在以下不足：（1）现有文献基本将信息产业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虑，没有进一步考虑信息产业内不同产业部门对制造业的不同作用效果与经济影响；（2）任何产业都处于国民经济的整体体系之中，相互间存在着复杂的多维联系，但现有实证类文献基本都是基于两部门模型，通过对两个产业的独立经济数据进行拟合从而分析信息产业对制造业的影响，对其作用影响难以充分全面地刻画；（3）信息产业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十分广泛，在分析信息产业对制造业影响的同时对比信息产业对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影响，应能提供具有启迪意义的价值参考，但现有文献基本都没有使用这样的对比分析方法。
与已有文献相比，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1）采用了更加深入细化的研究视角。本文在进行信息产业内产业部门划分的基础上，结合不同产业部门的发展特征与态势分析对制造业影响的结构性差异，为进一步的对策建议提供了更为深入和坚实的理论基础。（2）对经济影响的刻画更加充分全面。本文基于投入产出分析框架，将信息产业和制造业纳入国民经济整体体系之中，既考虑信息产业对制造业的直接影响，也考虑信息产业通过国民经济其他部门而与制造业进行间接关联的间接影响，因此对其影响的刻画更为充分、全面。（3）采纳了新的对比分析方法。本文在分析信息产业对制造业影响的同时，引入国民经济各行业平均水平并进行基于同一口径的对比，为理论分析提供了客观、有益的参照系.（4）本文研究基于重庆样本数据，研究结论可以为重庆市信息产业助推制造业发展提供理论指导与决策依据，同时对其他省份也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3   研究方法与概念界定
本文研究采用投入产出分析法，该方法是由美国经济学家瓦西里·列昂剔夫[16]补著录文献提出的一种系统分析方法，通过矩阵形式的投入产出表描述国民经济各部门在一定时期（通常为1年）生产活动的投入来源和产出使用去向，揭示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数量关系，因而从总量和结构上全面、系统地反映国民经济各部门从生产到最终使用这一完整的实物运动过程中的相互联系。
本文选择重庆市2007、2012年的投入产出表以及2015年的投入产出延长表作为数据来源，并使用Excel和MATLAB软件对有关数据进行分析处理。在数据概念范围方面，信息产业作为近几十年发展起来的新兴产业，由于分析的角度、标准不同和统计的口径不同，对其定义和划分也形成了许多不同的观点，尤其在分类标准上，迄今并未形成统一的国际准则。但一般认为，信息产业可以按结构划分为信息（设备）制造业（或信息工业）和信息服务业。本文采纳这一观点，并结合重庆市投入产出表，将其中的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划分为信息制造业，将其中的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划分为信息服务业。对于制造业的范围界定，则采纳国际标准产业分类系统(ISIC)的制造业门类标准，将投入产出表中的食品和烟草，纺织品、纺织服装鞋帽皮革羽绒及其制品，木材加工品和家具，造纸印刷和文教体育用品，石油、炼焦产品和核燃料加工品等26个门类界定为制造业。
4  实证分析原理
本文基于重庆市近年来的投入产出表数据，分别考察信息产业对制造业的部门关联指标，从而分析本地信息产业对制造业的影响。部门关联是国民经济各部门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所形成的直接和间接的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经济联系。一般可分为向后关联和向前关联。向后关联主要是基于投入视角，对投入产出矩阵进行列方向分析。任一产业部门进行生产，都需要其他产业的中间产品作为生产投入，因此可从不同角度考察各部门中间投入与其总投入之间的联系。后向关联指标主要包括直接消耗系数、完全消耗系数和影响力系数。直接消耗系数又称中间投入系数或技术系数，是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单位总产品所直接消耗的各种中间投入的数量。投入产出表中第j部门对第i部门的直接消耗系数可用公式表示为：

aij=    （i,j=1，2，…，n）                                 （1）
由于aij反映了某种产品的生产对另一种产品的直接消耗程度，因此利用aij可研究两部门之间的直接经济技术联系。aij数值越大，说明两部门之间的直接经济技术联系越紧密，反之则说明两部门之间的直接经济技术联系越松散；aij=0说明两部门之间没有直接经济技术联系。此外，一般将aij构成的矩阵记为A。
然而直接消耗系数只反映了部门间相互联系的一部分，或者说只反映了直接效应，此外还存在着间接效应，例如j部门产出的增加不仅要求为j 部门提供中间投入的i部门产出的增加，而且还要求增加为i部门提供中间投入的部门产出。由此引入完全消耗系数bij，即第j部门生产单位最终产品对第i部门产品或服务的直接消耗量和全部间接消耗量的总和。一般将bij构成的矩阵记为B，并有关系式B= (I-A)-1-I。将二者进行比较，aij是相对于总产品而言，bij是相对于最终产品而言。由于存在间接消耗，bij总大于aij，即使aij为0，bij也不一定为0。在后向关联的基础上，Rasmussen[17]补著录文献。如果为图书类文献，在此明确标注引文内容相应所在具体页码定义了一个称之为影响力系数Fj的向后关联指数，指国民经济某一个产品部门增加一个单位最终产品时，对国民经济各部门所产生的生产需求波及程度。影响力系数Fj越大，该部门对国民经济中其他部门的拉动作用也越大，可用公式表示为：

Fj=    （j=1，2，…，n）                            （2）

与向后关联相反，向前关联主要是基于产出视角对投入产出矩阵进行行方向分析，考察各部门中间使用与其总使用之间的联系。向前关联指标主要包括直接分配系数、完全分配系数和感应度系数。直接分配系数是某产品部门产品分配到某个消耗部门或某种最终用途的数量与该部门总产品量的比值。投入产出表中第i部门对第j部门的直接分配系数可用公式表示为：

hij=     （i,j=1，2，…，n）                                  （3）
与消耗系数同理，由于存在着间接效应，因而引入完全分配系数hij，即第j部门生产单位最终产品对第i部门的产品或服务的直接分配量和全部间接分配量的总和。若将hij构成的矩阵记为H，则有完全分配系数矩阵 (I-H)-1-I。在向前关联的基础上，Rasmussen[17]补著录文献。如果为图书类文献，在此明确标注引文内容相应所在具体页码同样定义了一个称之为感应度系数Ej的向前关联指数，指国民经济各部门每增加一个单位最终使用时，某一部门由此而受到的需求感应程度，即需要该部门为其他部门生产而提供的产出量，可用公式表示为：

Ei=    （i=1，2，…，n）                          （4）
当Ei >1时，表示第i部门受到的感应程度高于社会平均感应度水平（即各部门所受到的感应程度的平均值）；当Ei =1时，表示第i部门受到的感应程度等于社会平均感应度水平；当Ei <1时，表示第i部门受到的感应程度低于社会平均感应度水平。
5 数据分析
	总体来看，重庆信息制造业、信息服务业以及制造业近年来发展状况都较为良好，各产业的产出都处于持续增长过程之中。具体而言，信息制造业在2007年的总产出约89亿元，2012和2015年则分别达1 734亿元和3 638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达58.9%；信息服务业在2007年的总产出约195亿元，2012和2015年则分别为361亿元和844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达20.1%；制造业在2007年的总产出约5 375亿元，2012和2015年则分别达13 082亿元和18 615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为16.8%。
计算重庆2007、2012及2015年度信息制造业对制造业的直接消耗系数与完全消耗系数，为进行对比，也将其他行业对制造业的直接消耗系数与完全消耗系数算出并求得均值，如表1所示。可以看出，信息制造业对制造业的直接消耗系数处于很低的水平，甚至远低于各行业的平均值，这说明重庆的信息制造业对制造业的直接消耗水平较低，与本地制造业的直接经济技术联系处于较为松散的状态，因而未能较好地体现出对本地制造业的直接拉动作用。纵向来看，重庆信息制造业对制造业的直接消耗系数在2007—2012年期间出现了十分明显的下滑。这一时期重庆信息制造业处于较为迅速的发展启动阶段，在政府的推动下，惠普、富士康、英业达等众多国内外知名企业相继落户，笔记本电脑、打印机、平板显示等产业逐步壮大并开始集群式发展；但爆炸式增长的信息制造业的动力来源主要是外部投资推动，产业生产所需的零配件供应等消耗仍然更多地依赖于外来企业原有的外部供应链体系，而未能够在重庆较好地实现本地化，植根性不强，因此对本地制造业的直接消耗系数反而出现明显的下滑。信息制造业对制造业的直接消耗系数在2015年度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回升。说明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以后，信息制造业的供应链体系逐步开始向重庆本地转移，带动了对本地制造业的直接消耗增加，植根性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加强。但数据同样显示，这样的回升程度还不是十分明显，即使是相对于2007年而言，仍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主要来自于外部投资推动的重庆信息制造业仍然需要更深入地与本地制造业实现产业融合，从而更好地植根本地经济。
对比直接消耗系数与完全消耗系数可以发现，信息制造业对制造业的间接消耗要远远高于直接消耗，并且相对而言，信息制造业对制造业的完全消耗系数与各行业平均值的差距没有那么明显，2015年在信息制造业的直接消耗系数还未充分回升的情况下，完全消耗系数即已回升至高于行业平均的水平。这说明信息制造业具有较长的产业链条，即使在直接消耗较低的情况下，也可以通过较强的间接拉动作用支持制造业的发展；同时也表明，如果重庆信息制造业能更好地直接融入本地制造业、植根本地经济，可能对本地制造业具有更加强大的间接拉动潜力。
表1  重庆信息制造业对制造业的消耗系数
	年份
	直接消耗系数
	完全消耗系数

	
	信息制造业
	各行业均值
	信息制造业
	各行业均值

	2015
	0.086 5 
	0.170 1 
	0.631 8 
	0.513 1 

	2012
	0.054 4 
	0.165 1 
	0.370 8 
	0.415 6 

	2007
	0.148 9 
	0.183 5 
	0.687 9 
	0.560 9 


	

由表2可以看出，信息服务业对制造业的直接消耗也同样处于较低的水平，但略高于信息制造业。这是由于重庆近年来在外部资本推动下的信息产业发展主要集中于信息制造业，信息服务业呈现出更多的基于本地自主的内生发展，因而比信息制造业发挥了更强的直接拉动作用。但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虽然信息服务业的直接消耗系数明显高于信息制造业，但在完全消耗系数方面则不但没有优势，还反而低于同期的信息制造业，也低于各行业的平均水平。这说明与信息制造业相比，信息服务业对制造业有着更强的直接拉动作用，但间接作用较弱，因而未能充分发挥综合的拉动作用。
表2  重庆信息服务业对制造业的消耗系数
	年度
	直接消耗系数
	完全消耗系数

	
	信息服务业
	各行业均值
	信息服务业
	各行业均值

	2015
	0.105 0
	0.170 1 
	0.467 0 
	0.513 1 

	2012
	0.082 0
	0.165 1 
	0.302 3 
	0.415 6 

	2007
	0.101 0
	0.183 5 
	0.402 5 
	0.560 9 



    由表3可以看出，信息制造业对制造业的直接分配系数处于很低的水平，并且远远低于各行业的平均水平，说明信息制造业的部门产品分配到制造业使用的比例很低，未能较好地发挥对制造业的直接推动作用。纵向来看，信息制造业2012年对制造业的直接分配系数在2007年的基础上急剧降低，2015年的降低势头虽有所减缓，但仍呈现出进一步的下滑。如前所述，2007—2012年期间重庆的信息制造业处于较快的发展阶段，但主要依赖于外部投资推动。可以看出在外生主导的发展模式下，重庆信息制造业的产品分配主要依赖于对外的销售体系，即更多地面向外部市场，而并未更多地为本地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信息产品的直接支持，与本地制造工业的融合升级仍需进一步加强。从完全分配系数来看，虽然正常地高于直接分配系数，但与各行业平均水平的差距进一步拉大，说明信息制造业同样没有有效发挥出对制造业的间接推动效应，对本地制造业的综合推动作用仍然较为微弱。
表3  重庆信息制造业对制造业的分配系数
	年度
	直接分配系数
	完全分配系数

	
	信息制造业
	各行业均值
	信息制造业
	各行业均值

	2015
	0.041
	1.971
	0.261
	8.349

	2012
	0.057
	2.257
	0.316
	8.201

	2007
	0.241
	0.841
	1.327
	3.129



将表4与表3对比可以发现，重庆信息服务业无论在直接分配系数，还是在完全分配系数，近年来都高于信息制造业的同期水平，而且呈现出与信息制造业不一样的走势。与信息制造业一直处于明显的下滑通道不同，重庆信息服务业2012年的直接分配系数与完全分配系数均在2007年的基础上获得了大幅提升，2015年有所回落，但回落态势不算明显，这与重庆信息服务业的发展路径是吻合的。相对于信息制造业，重庆信息服务业主要依靠的不是外部投资推动，而是以内源性的产业内生力量推动为主。2007—2012年期间，重庆的信息服务业在市场驱动下开始逐步自发地结构调整，向网络化、服务化转型，在软件产品研发、系统集成等传统的信息技术服务增长放缓的同时，电子商务、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等新兴的信息技术服务业开始逐步走上增长的快车道，而这些新兴的信息技术服务产业通过与制造业更为深入的融合，为本地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直接支撑与推动作用。需要注意的是，虽然信息服务业对制造业的前向推动作用具有向好趋势，但从绝对数来说仍然远低于各行业的平均水平，说明重庆的信息服务业对本地制造工业的融合仍然不够深入，以信息技术服务带动、促进制造工业转型升级的作用发挥仍然不够明显。
表4  重庆信息服务业对制造业的分配系数
	年度
	直接分配系数
	完全分配系数

	
	信息服务业
	各行业均值
	信息服务业
	各行业均值

	2015
	0.089
	1.971
	0.388
	8.349

	2012
	0.113
	2.257
	0.423
	8.201

	2007
	0.027
	0.841
	0.142
	3.129



为了更进一步研究重庆信息产业对本地制造业的前向推动与后向拉动效应，本文以坐标图的形式进行进一步分析。相对于直接系数，由于完全系数兼具了直接与间接效应，因此在反映信息产业对制造业的作用时更加全面与综合。为了更加清晰地显示信息制造业与信息服务业对制造业的作用在各行业中的相对水平，本文以各行业对制造业的完全消耗系数平均水平为X轴，以各行业对制造业的完全分配系数平均水平为Y轴，由此构造出以二者交点为原点的平面直角坐标图。进一步地，令X轴及Y轴分别代表每年的行业平均水平，并定义为基准值1，则可定义某行业当年对制造业的完全消耗指数与完全分配指数：
完全消耗指数=某行业对制造业的完全消耗系数/各行业完全消耗系数的平均值（5）
完全分配指数=某行业对制造业的完全分配系数/各行业完全分配系数的平均值                         （6）
根据式（5）（6）可计算出信息制造业及信息服务业对制造业的完全消耗指数值与完全分配指数值，并由此作出象限图如图1所示。其中，位于第Ⅰ象限的产业表示其对制造业的完全消耗指数小于1，因而低于各行业平均水平；而其完全分配指数大于1，因而高于各行业平均水平。因此，该象限内的产业对制造业呈现出前向推动作用较强而后向拉动作用较弱。以此类推，位于第Ⅱ象限的产业对制造业的推动作用与拉动作用都较强；位于第Ⅲ象限的产业对制造业的推动作用与拉动作用都较弱，而第Ⅳ象限则为对制造业强拉动和弱推动的行业。从图1来看，重庆信息产业整体对制造业的作用都较弱，尤其是推动作用。具体而言，信息制造业对制造业的推动作用较弱，而拉动作用则相对较强，虽然2012年略低于行业平均水平，但2015年得到了有效的回升；而信息服务业则呈现出对制造业弱拉动、弱推动的双重性质，虽然由于内生发展的原因显得较为均衡，但在整体上明显弱于信息制造业，亟需改善。
图1改正：1.补充横坐标标目“完全消耗系数平均水平”。2.补充纵坐标标目“完全分配系数平均水平”

图1  重庆信息制造/服务业的完全消耗/分配指数象限图
	
为了将信息产业对制造业的作用与对其他产业的作用进行对比，进一步计算信息制造业与信息服务业各年度的感应度系数与影响力系数，并同样用坐标图显示，详见表5、图2所示。图2中的横轴是感应度系数为1的直线，而纵轴是影响力系数为1的直线，两条坐标轴直线分别代表对国民经济的感应度及影响力的所有行业平均水平。其中，影响力系数是反映国民经济某一部门增加一个单位最终使用时，对国民经济各部门所产生的生产需求波及程度，因此代表该部门对国民经济的向后拉动效应；而感应度系数是反映国民经济各部门均增加一个单位最终使用时，某一部门由此而受到的需求感应程度，因此代表对国民经济的向前推动效应。
表5  重庆信息产业的感应度系数与影响力系数
	年度
	感应度系数
	影响力系数

	
	信息制造业
	信息服务业
	信息制造业
	信息服务业

	2015
	1.802
	0.653
	1.652
	0.976

	2012
	1.931
	0.648
	1.632
	0.886

	2007
	1.248
	0.560
	1.208
	0.820



由图2容易看出，信息制造业在图2中位于第Ⅱ象限，意味着对于重庆本地的国民经济而言，信息制造业无论在拉动力方面还是在推动力方面，都发挥着较强的作用，尤其是在2012和2015年，信息制造业对本地国民经济都产生了远高于行业平均水平的拉动与推动作用。对比图1容易看出，重庆信息制造业无论是对本地制造业还是对本地整体的国民经济，都发挥了较好的后向拉动作用，但对制造业的拉动效果远不如对整体国民经济的拉动效果。在前向推动效果方面则出现了分歧，重庆信息制造业对整体国民经济发挥了十分明显的推动效应，但对本地制造业的推动作用则较为薄弱。这说明重庆信息制造业与本地制造工业的融合程度不够，远低于其与本地其他产业的融合程度。
信息服务业方面，容易看到其位于图2中的第Ⅲ象限，意味着信息服务业对重庆本地国民经济的拉动力和推动力均较为薄弱，并且多年来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这与信息制造业形成了较为明显的对比，从图2中容易看到，信息制造业在2012和2015年的影响力和感应度均获得了较为明显的提升。这说明重庆信息产业近年来发展不够均衡，信息制造业发展较快而信息服务业整体发展则较为缓慢。将图2与图1对比也容易看出，重庆信息服务业无论是对本地制造业还是对本地的整体国民经济，发挥的作用都比较薄弱，与信息制造业的差距较大。
图2改正：分别补充纵横坐标标目。

图2  重庆信息产业的感应度与影响力系数象限图
	
6 结论与讨论
通过以上的分析，本文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1）重庆信息产业近年来发展迅速，但在产业内部发展存在不均衡的现象。其中信息制造业发展迅猛，但较为依赖外部投资推动；信息服务业主要依靠内生增长，但发展速度相对较慢；增长速度、模式与动力来源的差异，使得信息产业对本地制造业的影响也产生了结构性的不同。
（2）信息制造业对制造业的直接拉动作用和直接推动作用都较为薄弱，反映出其在外部投资推动下虽然实现了快速增长，但植根性不强，未能有效地与本地经济重要支柱的制造业实现充分的直接融合；相对而言，信息服务业对制造业发挥了比信息制造业更好的直接拉动和推动作用，说明在内生推动的增长模式下其与本地制造业的直接融合程度更高，为制造工业的信息化提供了更多的直接支撑。但信息服务业自身相对较慢的增长速度，对其直接效应的发挥形成了一定程度的规模限制。
（3）相对于信息服务业，信息制造业具有更长的产业链条，可以激发更多的间接消耗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其在后向与制造业融合程度不高的缺陷，因而对制造业体现出较高的综合拉动效应；同时也说明信息制造业如果能更好地植根当地经济、与制造业更好地直接融合，将有更大的潜力服务于本地制造工业的信息化。
（4）信息制造业在对本地国民经济的影响上，无论是后向的拉动效应还是前向的推动效应，都发挥了很强的作用，与其对制造业的影响形成了较为明显的对比，进一步说明了加速推动信息制造业与本地制造业深度融合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比较而言，信息服务业对本地国民经济和制造业的影响较为一致，但综合的拉动效应和推动效应都较为薄弱，主要是受产业规模较小和产业链条较短的束缚，因此亟需进一步扩大产业规模。
由上述结论可以延伸出以下几点分析：
第1， 重庆信息产业在近年来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主要体现于信息制造业对区域整体经济的发展发挥了明显的作用，但在对本地制造业发展的投入上仍显不足。因此，在信息制造业通过外生力量进行了较长时间的高速增长以后，应更加注意产业内生自发动力的充分挖掘与培养，以此推动信息制造业与本地经济尤其是本地制造业更深程度的融合协调发展，从而更有效地拓展信息制造业对本地制造业的拉动与推动潜力，更好地实现信息化与工业化相互融合、相互促进与协同发展。
第2， 重庆信息服务业由于主要依赖内生增长，综合效应较为均衡，但对制造业的拉动效应和推动效应均较弱。因此与信息制造业相反，信息服务业应更加注意外部资源的适时引入，依靠外部力量快速扩大产业规模，进而可能在整体上加强对制造业的作用力量。结合信息制造业引入惠普、英业达等龙头企业带动产业快速增长的经验历程，信息服务业可先重点引入及培育产业龙头，发挥龙头效应带动产业整体增长，进而更好地发挥对本地制造业的拉动与推动作用。
第3， 应改善信息产业内部发展不均衡的现象。当前重庆信息制造业与信息服务业之间发展不均衡的现象十分明显，作为信息产业的两大分支，信息制造业与信息服务业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应该实现一体化的均衡发展。因此应着力加强本地信息制造业与信息服务业之间的有效整合，形成合力，更深层次地融入本地制造工业，为“互联网+先进制造业”方向的转型升级提供重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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